
        
            
                
            
        

    
透支的驕傲，永恆的愛！







《作者：淡漠》



《冰戀書櫃》





燭光搖曳，淡淡的燭光裡是竹兒憔悴的臉。



眼睛大大的睜著，似乎在註視著雷，卻已經沒有了焦點。



長久以來已經習慣了在房間裡一絲不掛，不是麼？



可是竹兒還是感覺今天特別的冷，是一種從骨子裡面透出來的寒意。



燭光裡的雷依然是令竹兒心動的，即便是失去了他的愛。



雷有條不紊的準備著，甚至於沒有多看竹兒一眼。



是呀，食物是用來吃的，又不是用來看的，看了做什麼呢？



300MM見方的烤台，銀色的烤架旁邊是一套精緻的銀色餐具。



為什麼不是藍色的？



竹兒想著，然後自嘲般的笑笑，生命已經不重要了，顏色又有什麼重要呢？



目光漫無目的的在房間裡移動，床邊的櫃子上是一束紫色的勿忘我。



雷，他居然還記得竹兒是喜歡勿忘我的，還記得替竹兒買一束勿忘我，竹兒的淚又一次滑落。



一直以來他都是細心的，細心得讓竹兒更覺得冷。



「穿上妳的衣服離開，或者帶上這個。」雷沒有溫度的聲音從竹兒身邊傳來。



竹兒抬頭看著他，帥麼？



答案是否定的，出色麼？



答案依然是否定的。



「雷，你知道我不會離開。」竹兒的聲音有些失真，卻有著一種別樣的嬌弱。



輕輕的撫摸著自己的衣物，緩緩的把衣服疊整齊放在床頭，竹兒拿起了雷剛剛丟在地上的口塞放進了自己的嘴裡，大滴大滴的淚珠落在乳房上，肚子上，地板上。



「竹兒，妳後悔麼？」雷有些不忍，拿開了口球。



「我能吻你一下麼？雷？」竹兒拉著雷的手，在竹兒的注視下，雷慢慢的蹲了下來。



竹兒閉上眼睛，把自己冰一樣的嘴唇印在了雷的唇上，淚水順著竹兒的臉流進了雷的嘴裡，雷用力的把竹兒抱在懷裡，深深的吻著。



「竹兒，其實妳可以離開的。」



竹兒輕輕的推開了他「雷，沒有你的世界竹兒不要。竹兒是你的，記得想我。」竹兒第二次拿起口球放進自己的嘴裡，把腦後的帶子用力的拉向一起，係緊，又拿起了一邊的繩子遞給了雷。



雷拉起了竹兒，綁在椅子上，拿起了餐桌上的刀向竹兒走來。



「刀很快，竹兒，應該不會特別疼。」



竹兒輕輕的點點頭。



體表的溫度應該已經很低了，竹兒依然感覺到刀子貼著皮膚所帶來的冰冷感覺。



薄薄的刀片在竹兒的乳房劃下，竹兒不由得皺緊了眉??頭。



雷的唇輕輕的印在竹兒的額頭上。



愛一個人要為他忍受多少心靈??上痛苦呢？



愛又能減少多少肉體上的痛楚呢？



竹儿知道自己不會有答案。



隨著雷的唇離開了竹兒的額頭，一隻乳房也脫離了竹兒的肉體，如半個桃子般縮在雷的手掌裡。



雷把乳房放在早已經準備好的水盆裡面，解開了綁住竹兒的繩索，拿起了紗布簡單的幫竹兒包紮了一下。



不再看竹兒，把竹兒的乳房放在的水盆裡清洗著，然後穿在竹籤上。



烤台上的火已經紅了。竹兒就這樣注視著雷，看著他把自己的乳房放在烤台上，慢慢的翻動著。



竹兒似乎有些麻木，肉體的痛楚也隨著記憶之門的開啟而不復存在。






一、邂逅







記不清楚是第幾次來這家酒巴了，也許竹兒天生是喜歡孤獨的，靜靜的坐在昏暗迷離的燈光裡，捕捉著似有似無的音樂。



坐在長長繩索連成的鞦韆樣的椅子上，輕輕的搖動，心也變得慵懶。



玻璃窗外是無數的霓虹燈裝扮的夜色，從酒巴裡走出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他搖晃著，一個漂亮的女孩兒攙扶著他，替他打開副駕駛座的門，自己坐進駕駛座。



遠遠的看到女孩臉上的一臉親暱，她愛他嗎？



他或許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卻只買來了青春的軀殼，無聊的臭男人。



可是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只要他們喜歡。淡淡的笑意在竹兒的唇邊化開，平添了幾分冷艷。



初春季節的夜帶來一絲涼意，竹兒看了看桌上的酒，下意識的端了起來，血紅色的液體裡飄浮著幾塊剔透的冰塊。



隨意的輕搖幾下，把杯子靠近唇邊，冰冰的感覺從咽部下滑，然後一種奇妙的熱感從胃裡升騰。



竹兒閉上眼睛，長長的睫毛微微的翹著，似乎在享受著那一點可憐溫度。



拉著繩索，竹兒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留了一張鈔票在桌子上向門口走去。



剛扶住玻璃門的扶手，門已經被外面的人打開了。



竹兒重心不穩的跌進了一個男人的懷裡「小姐，小心點！」



一個冷冷的聲音傳進竹兒的耳朵裡。



竹兒站正了身體，對面的男人有一對深邃眼睛，能看穿人的心事一般。



竹兒被他看得有些慌亂，掩飾一般推開他扶在她腰上的手。



很溫暖的一雙手。竹兒不由得又看了他一眼「謝謝你」輕柔的道謝之後，竹兒向停車場走去。



來自他的熱度被夜風吹散以後，跟隨她的那道屬於他的目光也在夜色中消失了。



頂燈撕破了黑暗投射在客廳對面的一張大照片上，照片是竹兒一年前請人拍的。



暗色的沙漠背景，突兀的豎立著銀灰色的柱子，穿著一套破舊的牛仔服的竹兒被粗大的繩索纏繞著，怪異中透著一種令人憐惜的美。



竹兒穿過客廳，習慣性的打開睡房中一盞淡藍的牆壁燈，整個房間顯得有些神秘。



竹兒想起了好友的話「睡房的燈應該是暖色的，妳還嫌自己不夠冷麼？」



幽藍的燈光照在床上面的油畫上，深藍的海水映襯著有些灰暗的天空，一隻毫無血色的手從那致命的藍色裡面伸展著，像一個優秀的舞者在試圖抓住什麼，又似乎在向世人展現她的美麗。



好小巧的一隻手，好柔弱可人的一隻手，卻令人感覺窒息————竹兒自己的傑作。



空氣中帶著勿忘我的味道，輕輕折下一支，在唇邊摩擦著，淡淡的幽香，淡淡的花色，淡淡的竹兒帶著淡淡的酒意。



拿起梳子梳理著一頭的長髮，瀑布般的如寫意山水一般隨著竹兒的柔荑飄起，落下。



思想卻沉浸在一個不可知的空間。



在床上躺下的時候，一雙深邃的眼睛出現在竹兒的眼前，那是屬於他的，那個帶著一絲倨傲神情的男人。



雖然他當時的語氣帶著關心，竹兒卻知道那是一個和自己有相同氣質的男人————冷傲。



靠在床頭上，擁著一個大抱枕，在幻想中，竹兒的手已經開始下滑，在被底輕撫自己的敏感點。



一直以來竹兒就喜歡用這種不會傷人的方式來愛自己。



隨著感覺的加強，竹兒喃喃自語著，聲音大了一點，更大了一點，接近天堂邊緣時，竹兒脫口而出的一句話是：「哦，不要，竹兒不要，主人請仁慈一點。」






二、重逢







竹兒以為他會如影子一般消失在記憶深處。



幾個月後竹兒發現自己錯了，竹兒的性格決定了她極少能遇到同類。



在想清楚這一點的時候，也許想抓住什麼，竹兒再次光顧那家酒巴。



一次，再一次，又一次，當他真正出現的時候竹兒有一刻錯愕，以至於鞦韆樣的椅子也隨著竹兒一起感受那份錯愕搖晃了起來。



更令竹兒錯愕的是他的眼神在她面部停留了幾秒之後，居然直接坐在了竹兒對面。



「我們見過！」



「是的，幾個月前」



初次見面時的慌亂感再次抓緊了竹兒。也許是幾個月來的幻想中他總是以主人的身份出現，也許本來就是因為他的冷傲，她怕他，她很清楚。



「妳很怕我麼？」



竹兒不由得點點頭，又連忙的搖搖頭。



看著他坐在自己的對面，竹兒努力的調整自己的情緒，依然心如鹿撞一般。



良久，他沒有說話，只是用考究的眼神注視著她，令竹兒感覺無所遁形。



足有一個世紀那麼久以後，終於可以抬頭面對他的時候首先映入竹兒眼中的又是那雙深邃的雙眸。



竹兒好不容易調整好的心跳再次加速。「嗯，我想我們可以聊點什麼」竹兒聽到自己的聲音從遙遠的地方傳過來。拿起了杯子輕抿，竹兒感覺好了許多。



「我。。。」



「妳。。。」



「好吧，你先說。」



「妳是在等我麼？」



他的話成功的讓竹兒如受驚的小兔一般。



「沒有，我只是喜歡來這裡坐坐的。」



客廳的燈光照在竹兒有些迷茫的眼睛上，靠在房門上的竹兒發現自己居然無法記起他們之間的聊天內容。



「鈴一一一一一一一」



電話鈴打破了夜的靜寂。



竹兒拿起了電話。



「嗯？竹兒麼？剛才妳好像有邀請我參觀妳的畫室？」



「可是現在已經深夜了。。。」



「妳不是說隨時可以麼？好了，我半小時後到。」



竹兒想說什麼的時候，電話裡面已經是忙音了。



就那樣的拿著電話，竹兒感覺房間的空氣已經凝固了，所以竹兒動不了，也不想動。



門鈴響起的時候，竹兒所有的感覺回到了自己的身體裡。



打開門，雷帶著淡淡的笑把一束勿忘我遞到了竹兒面前。



「這麼晚了你居然買到花？」



「想的話總會找到的」



雷環視著竹兒的房間，在竹兒的照片上停頓了一下，很自然的拉著竹兒的手，竹兒居然也不曾想過抗拒。



推開畫室的門，一室的雜亂。幾幅完成的和未完成的畫或掛在畫架上，或擺在桌子上。



在畫架和紙蔞之間的地面上不太有規律的躺著一些被揉爛的畫紙。



雷撿起了其中一張，畫中的女孩被長髮擋住了半邊臉，神情似怨似哀，亦或在祈求著什麼。



另外一張是一個男人的臉，神情酷似雷，只是雷的『冷』被竹兒刻意的誇大了。



竹兒不安的站在雷的後面。



「跟我來，竹兒」



雷儼然是房主一般拉著竹兒來到臥室，打開電腦後在IE上輸入了一個網址。



網站打開的時候竹儿知道自己完了。



「妳喜歡的是這個對麼？而我，給了妳感覺。」雷打開的網站上赫然是。。。。。。






三、地獄







「妳是誰？」



「竹兒是您的奴兒」



「妳的驕傲呢？」



「我是誰？」



「您是竹兒的主人」



「妳的驕傲呢？」



在竹兒低低的啜泣中，冰涼的感覺從頸部傳來，一個血紅色帶金屬釘的項圈令竹兒的窒息感無限的加深加深。



竹儿知道自己一直在逃卻逃不掉的命運已經把自己抓牢了。



「夾住它！」



空蕩蕩的客廳裡面竹兒穿著黑色的高跟鞋，手撐著自己的膝蓋，屁股高高的翹著，雷氣定神閒的坐在竹兒旁邊的椅子上。



手裡的竹棍插在竹兒的下體裡，竹兒徒勞的想夾住那直徑不足2CM的竹棍。



雷毫不費力的抽出了竹棍，隨即竹兒的屁股上又多了一條血痕。



「哦，不要，竹兒已經努力了。」



竹兒轉身跪在地上，爬到雷的腳邊。抬起滿了淚痕的臉「主人，竹兒好疼，求主人放過竹兒，不要，竹兒不要這樣。」



「是麼？不要什麼？妳真的不要麼？」雷一邊問著一邊抽打著竹兒，竹兒躲閃著。



血紅色的頂圈，血紅色的肚兜，血紅的指甲。早已經梨花帶雨的竹兒哀怨的模樣刺激了雷。



「賤貨，喜歡這樣麼？」



雷拉著跪在自己面前的竹兒的長髮，貼近自己的陰莖「含著它！ 」



「主人，竹兒做不到的。」竹兒無助的搖晃著自己的腦袋，全然顧不得從頭皮傳來的疼痛。



「沒有什麼是做不到的，只有妳不想做！」



「不要，竹兒不要一一一」



雷隨手抽了竹兒兩個耳光「這樣要了麼？」



竹兒感覺嘴裡有些鹹鹹的，有些賭氣般的「不要！不要！我就是不要！」



一道閃電劃破了夜空，似乎也想透過窗子一窺人間的瘋狂。



雷拉著竹兒的頭髮向門口拖去，打開房間的一瞬，雨夾著冷風打在竹兒半裸的身體上，門在竹兒的身後關上了。



竹兒跪坐在房門口飲泣著。冷雨無情的??澆在竹兒的身上，從心底升起的寒意包圍了她。



雷翹著二郎腿坐在沙發上，竹兒跪坐在他的旁邊，電視裡面的女孩和一隻雪白的小狗在草坪上嘻戲。



「竹兒，我的腳很累。」



「嗯，竹兒幫主人按摩一下。」



竹兒向雷靠近了一些，拉起了雷的左腳放在自己的腿上輕輕的揉著捏著，捻動著。



雷抬起另外一隻腳放在竹兒的唇邊「竹兒，沒有什麼能比妳的舌頭更讓我舒服的。」



竹兒心裡一顫。



「主人，您上次答應過竹兒不再強迫竹兒用嘴服伺您的。」



「是麼？那麼竹兒不喜歡主人開心麼？」



「可是，竹兒。。。。主人，竹兒不喜歡舔的感覺。」



「妳還不喜歡什麼？」雷把竹兒踢倒在地上，冷冷的問道。



空氣中迷漫著淫蕩的氣息。



竹兒記不清楚這是今天的第幾次高潮了，整個身體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樣，軟軟的，懶懶的。



雷帶著一副看好戲的神情輕輕的拍打著竹兒的面頰「嗯，好竹兒，繼續。妳不是喜歡麼？主人會讓你妳滿足的。」



看著雷的臉，竹兒突然感覺好陌生。心底暗暗的想「難道雷不憐惜竹兒麼？難道竹兒只是雷的玩物麼？」



會發生這樣的情況，起因是雷要求竹兒在接近高潮的最後一瞬停下來，而當時竹兒早已經在雷的一陣緊似一陣的調教之下無法自控了。



竹兒不知道下一步雷會要她做什麼，也不知道雷愛不愛自己。



最令竹兒悲哀的是，自己的心早已經被雷帶走了。






四、解脫







深夜，雷輕輕的把竹兒抱在懷裡，打開竹兒的信。



雷：現在是深夜一點了，你依然沒有回來，竹兒已經三天沒有見過你了，你還好麼？過得開心麼？竹兒對雷而言已經是多餘的麼？



竹兒早知道的，知道竹兒支付了自己最後的驕傲時，竹兒會失去雷。雷，竹兒並沒有怨你，是你帶著竹兒真正認識了SM，也許激情終於會歸於平淡，結束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曾幾何時雷和竹兒那麼瘋狂的喜歡著SM。可是如今竹兒寫信的時候從竹兒記憶中走出來的卻是雷對竹兒為數不多的溫柔。



初相識時，雷會很溫柔的撫摸跪在雷旁邊的竹兒，說竹兒是一隻不肯低頭的小刺?。



開心的時候，偶爾還煮東西給竹兒吃。



雷，刺?失去了刺以後還可以活麼？



你還記得麼，那次你要竹兒幫你口交，竹兒不肯，結果被雷推到門外淋雨的事情麼？



雨打碎了竹兒的驕傲，抽掉了竹兒的傲骨，在竹兒發著高燒吞下雷精液的一刻，竹兒就是一隻帶血的刺?了，卻只有那麼最後的幾根刺連在身體上，雷，你有體會竹兒的痛麼？



在竹兒流著淚暈倒在雷腳邊的時候，雷是把竹兒抱進臥室的吧？



雖然竹兒沒有問過，但竹儿知道那種時候雷一定是溫柔的，一定不會如平時一般把竹兒拖來拖去，是麼，雷？



在我高燒退了以後，雷帶著我來到海邊，已經有多久沒看過海了？



夕陽好美，海水好美，知道麼，雷，那個時候我真的很想放棄SM了，可惜我已經不再是原來的竹兒，我早已經在SM中迷失了。



竹兒還記得雷拔掉竹兒最後一根刺的感覺。



在認識雷之前，竹兒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為一個人去做，可是竹兒為雷做了，雷在竹兒前面走過，竹兒伸出粉紅的舌頭舔著雷剛剛走過的地方，親吻著。



雷，你打碎了竹兒最後的驕傲，結果竹兒不再是刺?，只是一團血肉模糊的東西。



雷把竹兒緊緊的抱在懷裡，竹兒當時的感覺是好累，好想睡去。那一刻，是的，那一刻，雷最溫柔的一刻，竹兒何幸，認識了雷？竹兒何不幸，愛上了雷？如果竹兒懂得保護自己，又怎麼會把自己弄得傷痕累累？



雷，竹兒寫這封信之前本來已經睡下了，可是卻做了一個很奇怪的夢：



「寂靜無人的長街上，竹兒孤獨的尋找著，卻不知道自己要找什麼，然後竹兒看到自己的心如玻璃一般掉在地上，也如玻璃一般支離破碎。竹兒並不感覺疼。心裡只是盤算著怎麼樣才能把心找回來，怎麼樣才能把心拼好。然後竹兒看到自己蹲了下來。一片一片的把自己的心撿起來。



這時候竹兒看到了雷，雷也蹲了下來，幫著竹兒把心一片片的撿起來。當我們確定地上已經沒有心的碎片的時候，雷試圖把手裡的碎片還給我，然而那些心卻和雷溶為一體，再也不肯回到我的手裡。」



雷，竹兒醒來的時候心很痛。竹兒想，那並不只是一個夢。人有一顆破碎的心是一種痛苦。所以竹兒在想，也許結束也是一種絕美。竹兒累了，如果雷還對竹兒有一絲憐惜，請聽竹兒說。。。



竹兒不要再傻傻的等雷，竹兒想和雷變成一個整體。這樣竹兒再也不用擔心自己會迷失，再也不用再費心的想找回自我。



雷，念在竹兒陪伴雷已四年之久，求求雷完成竹兒的心願。



原來雷不是開玩笑的說竹兒的肉很好吃麼？



雷，既然有這個想法竹兒幫你完成他好麼？



竹儿期待自己可以在雷的體內重生。



雷，幫竹兒結束吧！竹兒已經好累好累，竹兒好想念雷的懷抱。幫幫竹兒，幫幫竹兒。



憐妾願為西南風，淚盡長逝入君懷。



竹兒不願再痛，雷，天若有情也應憐我。竹兒求求雷………



雷看完了信，抱緊了懷裡的竹兒，「竹兒，妳真的這樣想？妳不後悔？」



「是的，竹兒無悔。」






五、尾聲







空氣中的勿忘我花香和另外一種香味混合在一起的時候，竹兒回到了現實中。



餐桌旁邊的雷專注的烤著竹兒的乳房，竹兒有些悲哀的想，值得麼？



真的值得麼？



這樣做雷真的會記得我麼？



雷已經叉起了那烤成金黃色的乳房，放在一隻盤子裡。回頭看了一眼竹兒，很緩慢的拿起旁邊的刀子切割著，又慢慢的放進嘴裡，似乎很滿意一般閉上了眼睛品味著。



「竹兒，跪到我旁邊來。」竹兒木然的爬向雷，身體上的傷口不停的浸出血來，一滴滴的落在地板上。宛若朵朵紅梅一般。



「竹兒，妳依然不改變決定麼？」



「雷，竹兒已經沒有回頭路了。請成全竹兒。」竹兒的聲音了無生氣。過度的失血令竹兒醒來很憔悴的臉上罩上了一層冷霜。



「竹兒，不知道為什麼，我突然想起來剛認識時候的妳，妳好像又是我剛認識的竹兒了。」



竹兒淡淡的笑著。恭恭敬敬的跪直，給雷磕了三個頭「雷，我們開始吧」



竹兒從地上站起來，從容的走至梳妝台前面用紙巾擦乾自己身上的血跡，然後拿起了雷最喜歡的一條紅肚兜穿好。用濕巾簡單的清理了一下臉上的淚痕。打開了化妝包給自己化了一個淡妝。再打開音響，選了一張《野人花園》在音樂中重新走回雷的身邊「來吧。雷，竹兒就快屬於你了。」



雷拉著竹兒的手來到床邊。



竹兒安靜的躺在床上，久違了的床。



雷的神情也一改原有的冷漠擁竹兒入懷，今夜的雷好溫柔，輕輕的親吻著竹兒，輕輕的撫摸著竹兒。



慢慢的，兩個人重疊在一起，隨著節奏的加快竹兒的呼吸也加速了，本來蒼白的臉上也有了一絲紅潤的感覺。



「雷，正常的性從來不曾給過竹兒快樂，這是竹兒今生唯一一次做一個正常的女人，今夜的竹兒好滿足。如果他日，雷感覺有輕風入懷會想起竹兒麼？」



「會的，竹兒」雷吻上竹兒的紅唇，伸出手在竹兒高潮的瞬間掐住了竹兒的咽喉，時間也在這一刻靜止了。



夜風透窗紗，雷還在動著。隨著一大滴淚水的滑落，竹兒滿足的閉上了眼睛。音樂還在繼續著：



「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 I met you



I think I d??reamed you into life



I knew I loved you before I met you



I have been waiting all m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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